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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阳春三月，素有“江西南雄镇”之称的景德镇，寂寞地安卧在长江的

南岸，这个世世代代以瓷器谋生的小镇，今天又到了开窑的日子，镇里窄

窄的街道顿时变得异样地热闹起来，小镇上男女老幼，无论是白髯鹤发的

老头儿，抑或健壮如牛的小伙子，抑或青春豆蔻的女孩，都不约而同向镇

里赵家官窑涌去。 

赵家官窑像一条长而庞大的巨龙直躺在镇顶前的大坪里，坪里堆满成

堆的松柴，大坪两侧站立着一排执刀拿戟的衙役，一脸脂粉气的朝廷太监

督陶官鲁公公和衣冠楚楚的浮粱县卫县长坐在大坪中间，旁边站着陶盛仁、

张之望等民窑主，神色都十分紧张和渴盼。 

四十多岁样貌斯文沉稳的窑主、景德镇商会会长赵孚生站在窑前。他

用征询的目光看了一眼鲁公公，鲁公公点点头。 

“开窑！”赵孚生朝窑工大喊一声。 

几个身强力壮的窑工急忙把窑门打开，熊熊的大火早已熄灭。几个窑

工走进窑内，先搬出一些盆盆碗碗，最后抬出了一对发烫的青花大龙缸。 

赵孚生小心翼翼地走上前，用布轻轻擦试着上面的柴灰。蓦地，他的

脸一下变得惨白起来，只见一只青花大缸上的龙凤图案模糊不清，呈色不

稳；另一只图案虽然清晰，但有形无神，线条纤弱无力，釉色粗糙晦暗，

他心里倒吸了一口凉气，这次烧制又失败了，完了，他的身子不由自主地

发抖，腿脚一软猛然瘫在地上。 

民窑窑主陶盛仁和张之望等人连忙走过来，仔细察看着大瓷缸，神情

各异地摇摇头。 

体态臃肿长着一对八字眉、小眼睛的张之望有些幸灾乐祸地对陶盛仁

说：“平时总说我们民窑烧不出品位，现在大名鼎鼎的赵家官窑，连一对瓷

缸都烧不出来……”。 

“话不能这么说，这一对青花大龙缸，缸体大，胎体薄，想要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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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不易。”中等身材，面相圆润、天庭饱满的陶盛仁反驳说。 

“绑起来，明天押解进京！”鲁公公冷冷地看了赵孚生一眼，缺少荷尔

蒙滋润的身体发出女人般尖细地嗓音。 

几个清兵立刻冲上前，一脚把赵孚生踹倒在地，用绳索迅速将赵孚生

绑起来。 

赵孚生倒在地上，向前爬了几步，紧紧抱住鲁公公的腿，惶恐地大声

求饶道：“鲁公公，看在我多年孝敬您老人家的份上，您就放过我吧！” 

鲁公公脸上毫无表情，伸出女人般白皙纤细的手捋了捋长辫子，尖声

道：“放过你，皇上会放过我吗？你明明知道，这一对青花大龙缸，隆裕皇

太后下了谕旨，秋后要用来祭天的，你一而再再而三的烧不好……” 

鲁公公说完，厌恶地抽回自己的腿。 

“鲁公公，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烧出来……”赵孚生眼泪一把，

鼻涕一把地哀求道。 

“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已经烧了三次了。事不过三，你烧不出来的。”

鲁公公娘娘腔怒而不威。 

“我烧得出来，烧得出来……”赵孚生诚惶诚恐地看着一脸怒容的鲁

公公，急忙说。 

鲁公公的眉毛秀美而绵长，他忽闪着像女人一样的大眼睛，惊讶地盯

着他，缓和了一下语气说：“你用什么法子烧出来？孚生，我知道你已经尽

力了，算了，认命吧。说不定你进京以后，太后会看在你多年用心制陶的

份上，饶你一命。” 

“我不去，我不去……我去了只有死路一条！”赵孚生惊骇地望着鲁公

公。 

一直在一边阴沉着脸不吭声的浮梁县县长卫春明，突然冲赵孚生喝斥：

“你不去，难道我们要去替你顶罪不成？你是景德镇唯一的官窑主，三番

五次烧不成功，你不去死谁去死？！” 

稍顷，赵孚生呼地一下站起来，眼睛血红，脸色也狰狞起来，急切地

说：“鲁公公，卫县长，你们再让我烧一次，我决定用旧法烧制这对大龙缸！” 

“用旧法？什么旧法？”鲁公公诧异地望着他。 

“童女祭窑！”赵孚生一字一顿地说。 

赵孚生的话音刚落，人群中便炸开了锅，大家纷纷议论起来： 

“这种法子，亏他也想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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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什么法子，也烧不出大龙缸！他现在是兔子急了，逮着什么都

咬！” 

…… 

鲁公公把手一举，大家安静下来。他紧盯着赵孚生，说：“童女祭窑是

什么法子？” 

“鲁公公，童女祭窑，就是在烧制瓷器之前，用未出阁的黄花闺女点

火祭窑！”陶盛仁上前一步。 

“啊！烧窑还有这种法子？”鲁公公猛然一惊。 

“是。这是从老辈口中传下来的一种方法，具体灵不灵验，据我所知，

景德镇还没有人试过。”陶盛仁见他疑惑茫然的样子，连忙解释。 

“孚生，你打算用谁的闺女祭窑？”鲁公公说。 

沉默了一会，赵孚生嘴唇有些哆嗦：“我自己的闺女……如意。”  

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人群里又闹哄哄地议论起来。 

陶盛仁见赵孚生出此下策，慌忙劝阻说：“赵老板，不可、万万不可呀。

此法我们都只是听说，并没有可行之道……” 

陶盛仁的二儿子陶振江和赵孚生的女儿赵如意早已被两家大人订了娃

娃亲，虽说赵如意还没过门，但怎么说都是亲家，陶盛仁自然不愿赵如意

去送死。  

“陶老板，你别劝我了，我别无退路。”赵孚生望着陶盛仁，无奈地说。 

“你想好了？”鲁公公盯着赵孚生。 

“想好了。如果这对大缸烧不成，我赵家在景德镇也活不下去了，与

其全家都死，还不如一搏。”赵孚生横下一条心，斩钉截铁地说。 

“要是再烧不成呢？”鲁公公步步紧逼。 

“不用你鲁公公操心了，再烧不成，我一定跟我闺女一起走……”赵

孚生惨笑。 

“好吧。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鲁公公跟卫县长小声耳语了一下。 

“谢公公，谢知县大人！”赵孚生不停地磕头。 

 

陶府座落在小镇的南面，青砖大屋从街头一直通到后花园里，房子木

门上雕刻着硫金的云龙纹和缠枝莲花，显得古朴而雅致。中堂天井宽大，

既使在阴暗的梅雨季节屋内的光线也照样充足，一看便知是有钱的殷实人

家，在这方圆几十里的小镇上，这样的屋宇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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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陶盛仁匆匆走进院里，陶夫人急忙从屋内出来，她面色红润，

有一副北方人的身架，看上去和丈夫一般高。 

“老爷，您回来了。”陶夫人见老伴阴沉着脸，忙招呼，陶盛仁没有回

话，径直走到客厅，坐下来喝茶。 

“老爷，听说赵家这次又没烧成……”陶夫人小心说，坐在一侧。 

“赵老板他疯了。”陶盛仁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鲁公公把他抓起来了吗？”陶夫人问。 

“本来是要抓起来，明天就押解进京的，可他还不甘心，说是要用童

女祭窑的旧法再烧一次……”陶盛仁喝了一口茶。 

陶夫人一惊，忙说：“童女祭窑？这种缺德的法子，他也想得出来？用

谁的闺女祭窑？” 

“他自己的闺女，如意。” 

“如意？如意才十六岁，他就下得了手？万一再没烧成怎么办？好吧，

就算烧成了，那不闺女也没了吗？”陶夫人惊讶地说。 

“所以我才说他疯了嘛。”陶盛仁放下茶杯。 

“老爷，不能让他这么做呀。如意跟咱们家的振江早就订了娃娃亲，

虽说还没过门，好歹也是亲家，您就不能阻止他吗？”陶夫人焦急地看着

老头子说。 

我劝过他的，可他听不进去……再说了，如果他不这么做，明天就要

押到京城去砍头！ 

陶夫人一筹莫展地坐在椅子上发愣。 

晚上，赵府的几只硕大红灯笼醒目地照着街道的青石板路面。赵府坐

落在景德镇正大街显眼的位置，用今人的话说可谓是景德镇的黄金地段。

赵家高大轩昂的住宅分上下堂、四正两厢加后房，中间有宽阔的天井，油

了黑漆的门皆设于侧面。正堂单层，梁柱、地脚均饰以石雕，装饰纹样绚

丽多彩，显得堂皇秀丽而张扬。 

赵孚生闷闷地坐在客厅内，不停地抽水烟，水烟壶咕噜咕噜像汽泡一

样响着，他呆呆地望着地面发愣。 

赵妻是个身材瘦小的女人，眼睛不大却像盈满水的深潭，这会，她在

一旁一边哭泣一边数落：“老爷，你好狠心呀，你把自己家的闺女不当人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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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送进窑里去烧死呀……” 

“我有什么法子？我不再搏一次，全家都得死！”赵孚生皱着眉头。 

“难道就没有别的法子了吗？”赵妻抹了抹眼泪，伤心地说，想到女

儿要活祭，她的心都要碎了。 

赵孚生麻木地摇摇头，他决定孤掷一注了。 

看着丈夫漠然的那副样子，赵妻忍不住冲上去，愤怒地一把揪住赵孚

生的衣襟向墙上撞去，哭喊道：“我不管！如果你用如意祭窑，我也跟着跳

进去……如意没了，我也不活了……” 

赵孚生无动于衷，任由夫人推搡着。  

这时，赵如意跑进来。她约莫十六七岁光景，长得清亮秀丽，娇俏可

爱。如意见母亲哭泣，忙惊讶道：“母亲，你哭什么？家里发生什么事了？” 

“去，去，这里没你的事。”赵妻慌忙把头扭向一边，揩揩眼泪。 

“你不说，我就不走……”赵如意撒娇地缠住母亲。 

“如意，你走吧，我跟你妈有事商量。”赵孚生瞪了如意一眼。 

赵如意有些疑惑地出去了。 

“老爷，你再去求求鲁公公吧，这么多年，他收了咱们家多少银子呀，

总不能见死不救吧！”赵妻止住抽泣，哀求道。 

“他也没有办法。这对缸烧不出来，朝廷里怪罪下来，总要有人顶罪

的。”停了好一会，赵孚生看着赵妻说。 

赵妻思忖了一会，急忙说：“要顶罪，也不能要咱们家的人去呀。你是

个死脑筋呀，只要是个黄花闺女，咱们随便找个人不就行了吗？” 

赵孚生眼珠一转，背着手在屋内踱起来，紧绷的脸终于松懈了一些，

幡然醒悟道：“对呀。我干嘛用自己的闺女祭窑呢？只是，这一时半会，到

哪去找黄花闺女？” 

“镇上这么多人家，只要舍得花银子，别说一个两个黄花闺女，就是

十个八个的也找得出来！”赵妻破涕为笑。 

赵孚生点点头，沉郁的脸上有了些喜色，两人商量了一会，赵孚生决

定晚上去鲁公公那里说说另外更换童女祭窑的事。 

 

晚饭后，赵孚生和两个抬着礼盒的人在窄窄的青石板街上疾行。远远

近近的楼房窗口，纷纷亮起橙黄、灿白、幽蓝的灯光，街道上有些清冷，

街道两旁充斥的瓷器店有些门庭冷落，两个抬着礼盒的仆人提着亮亮的大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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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赵”字灯笼，跟在主人后面急急地往鲁府赶去。 

鲁府院外几十株柏树倚墙而立，两只汉白玉石狮威武地伏卧在猩红色

的大门两侧，正面大门上额书“鲁府” 两个金字，白墙红柱，屋脊施鳌鱼

宝珠，大门和柱廊均饰以龙风浮雕，前檐柱及前额坊均为名贵的樟木制成，

装饰繁缛华丽，气势非凡，造型巍峨高峻、富丽堂皇。 

这时，赵孚生一行来到鲁府门外，他急忙敲门，一会，门生出来开门，

见是赵孚生，便让他们进去，赵孚生随手揌给门生一个小红包，便带着来

人连忙走进大院，直奔客厅。 

鲁公公穿着一套粉红色的便服，趿着一双粉红的绣花拖鞋，坐在一张

镂空精美的青花瓷圆凳上喝茶，赵孚生匆匆进来，叫了鲁公公一声。 

鲁公公慢条斯理地放下茶杯，望着赵孚生，说：“孚生，这么着急找我，

有什么事？是不是不想用如意祭窑了？我可告诉你，这事是跑不掉的。你

不想烧了也可以，明天你自己进京给朝廷回话。” 

“鲁公公，这一窑我是一定要烧的。我只是在想……老一辈说的用人

祭窑，只要是黄花闺女就可以，并没有非得用自己的闺女……”赵孚生有

些忐忑地改口道。 

“你不想用如意祭窑了？”鲁公公也不让坐，瞪着赵孚生说。 

“我回家一说，贱内就要死要活的……”赵孚生苦着脸说。 

鲁公公拉下脸，尖声尖气道：“这话可是你当着大家的面说的，现在你

想换可不成……” 

赵孚生这时才想起礼品，忙嘱咐两个仆人说：“把东西抬上来。” 

赵府两个仆人急忙把礼品盒抬过来，赵孚生示意他们出去后，打开了

盒子。只见盒子里面一对黄呈呈金灿灿的纯金狮子，在明亮的乌纱灯下闪

烁着耀眼的金光，几乎把整个客厅都照亮了。 

鲁公公眼睛一亮，死死盯着那对金狮，看得眼都直了。 

“鲁公公，这对金狮子，是我用了一千两黄金打造成的，风水先生说，

用它来镇宅，可保主人洪福齐天。”赵孚生笑道。 

“有这么灵验吗？”鲁公公收回目光，盯住赵孚生说。 

“信则有，不信则无，总之求神拜佛，求的就是个心安。鲁公公，我

把它孝敬给您。”赵孚生忙说。 

鲁公公心里十分清楚赵孚生的意图，眉毛一扬，说：“你的意思，是要

我放过如意罗？” 



大瓷商 

 8

赵孚生点点头。 

沉吟了好一会，鲁公公还是漠然地说：“放过如意可以，那你这窑就别

烧了，自己到京城领罪去……” 

赵孚生急得直摇头，慌忙说：“不、不，这一窑是肯定要烧的，不烧我

不甘心。堂堂景德镇的官窑主，烧不出一对青花大龙缸，我丢不起这个人。” 

鲁公公起身站起来，迈着女人似的步子在房里来回踱着，一会，他停

下来，尖声道：“可没有黄花闺女，这一窑你怎么祭，怎么烧？” 

“可以用别人家的闺女。”赵孚生小心观察着鲁公公的脸，低声说。 

“用别人家的？谁家的？”鲁公公大眼一瞪。 

赵孚生急忙凑近鲁公公，对他耳语了几句。 

“张之望？他家的闺女叫什么？”鲁公公一震，说。 

“张春美，今年十五岁了。” 

“可总得找个理由吧。”鲁公公点头。 

“理由不好找吗？就说他不守行规，仿造官窑……鲁公公，张之望是

景德镇仅次于陶家的民窑主，他平时总跟着我们官窑烧仿制瓷器，在九江、

南昌抢我们的生意，让我们少赚了不少银子，不如趁这个机会，教训他一

下，让他懂点事。”赵孚生阴险地说。 

“好！就以这条罪名：不守行规，仿造官窑，本应抓捕入监，正值皇

宫烧制御瓷之时，特以其女儿顶罪立功……”鲁公公说。 

鲁公公说完，把盒子里的金狮子拿出来，放在手上把玩着，笑道：“好

东西，好东西啊！”说完，又脸一拉，骤然变色道：“孚生，如果你这一次

再烧不成功，你可不能怪我手下无情了。”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赵孚生心一沉，毛孔都收缩了，但想到明天

就抓张之望的女儿顶替了，心里总算一块石头落了地。 

 

晨曦中的景德镇在群山的怀抱中，显得格外宁静和秀丽，风光旖旎、

粉墙黛瓦的屋宇宅院沿苍漳依山而立，参差错落地矗立于一江清水旁，镇

内街巷溪水贯通、九曲十弯，商铺林立；纵横交错的青石板道蜿蜒繁复地

伸向远处，石、木、砖各种溪桥几十座沟通两岸，构筑了一幅小桥、流水、

人家的美丽画卷。 

伴着树枝燃烧时的嘶叫声和混浊呛人的青烟，一队全副武装的衙役脸

像铁板一样匆匆从镇上街道跑过，径直向张府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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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首的队长不停地敲门，不一会，门开了，衙役一窝蜂闯进去。过了

一会，他们抓着张春美出了大门口。张之望惊骇地望着队长，气愤地质问

道：“你们……真是无法无天了，你们抓我闺女做什么？” 

“爸，爸！”15 岁的张春美吓得大哭起来，她拚命挣扎着，但衙役两

手像铁钳一样紧紧拽住她，使她动弹不得。 

“做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抓人。”队长扫了张之望一眼，面无表

情地说。 

张之望凑近衙役队长的脸，说：“你们凭什么抓人？我到底犯了什么

罪？”  

“你别跟我说，找鲁公公说去！”队长板着脸说。 

衙役们不由分说，拽着张春美迅速离去，忠厚老实的张妻坐在地上痛

哭起来，眼睁睁看着女儿被清兵带走。 

 

这会，赵孚生还在床上睡觉，赵妻高兴地走进来，笑眯眯地说：“老爷，

老爷……” 

“叫什么？你还让不让我睡觉了？”赵孚生板着脸，不高兴地说。 

赵妻走到床边，看着赵孚生说：“老爷，鲁公公派人把张之望家的闺女

抓走了，说是要用她祭窑。” 

“唔。这么快。”赵孚生翻身坐起来。 

“是啊。这一回鲁公公可真帮了大忙了。”赵妻坐在床上。 

“哼！你以为那一对金狮子白送了。”想起那一对金狮，赵孚生就肉痛。 

“这就应了那句老话，有钱能使鬼推磨！”接着，赵妻又有些自责地侧

头看着丈夫说：“不过，看着那小姑娘被衙门里的人抓走，我心里也不好受。”  

“妇道人家！抓别人家的姑娘，总比抓自已家的好吧？”赵孚生白了

她一眼。 

 

卫府坐落在进土第南面，青砖黛瓦，整幢房显得高大而宽敞，大堂客

厅的橱柜上呈列着各式各样极为精致清丽的镂雕粉彩瓷，木柱硕大考究，

施以雕镂富贵牡丹装饰，门前两侧伏卧着一对石狮，庄严而威仪。 

这时候，卫县长正在后堂客厅用早餐，客厅两侧分别伫立着如人般高

大名贵的朗窑红青花瓷，仆人匆匆进来说：“老爷，张之望求见。” 

“没看见我在吃饭吗？让他等等。”卫县长头也不抬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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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仆人应声而去。 

过了一会，张之望冲进来。他一头跪在地上，满面泪水地说：“卫县长，

你要给我做主呀！” 

“张老板，什么事啊？起来，起来。”卫县长放下筷子，来到客厅，卫

县长漠然地看了张之望一眼，坐在富丽的红木椅上，并示意张之望坐下。 

卫县长清了清噪子，侧头望着张之望说：“张老板，这一次我可帮不了

你。首先，这烧制御器，就是鲁公公在负责，我无权干涉，再则，他们说

你仿制官窑，不守行规，这一条事实也成立。” 

“卫县长，他们怎么处置我都行，可不能拿我的女儿当替罪羊啊！她

才十五岁。”张之望声泪俱下地望着卫县长说。 

“这拿女人祭窑的法子，也是你们烧陶的弄出来的，要怪也只能怪你

们祖辈了。张老板，你求错人了，这事你得找鲁公公。”卫县长连忙推卸道。 

“我找过鲁公公了，他根本就不肯见我。”张之望有些绝望地说。 

“那我就没有法子了。”卫县长冷漠地说。 

“知县大人，你是我们的父母官，你不为我做主，我到上头告你去！”

张之望急了。 

“你去告吧，告破天也没用。鲁公公是朝廷派来的督陶官，虽说是个

太监，可也是朝廷的四品大员，而且深得太后的信任，他权大势大，别说

我一个小小的知县，就是省里巡抚来，也要让他三分。张老板，你就忍痛

割爱吧。丢了一个女儿，能保住全家，也是不幸之中大幸呵。”卫县长冷笑

道。 

张之望有些绝望地站起来，喃喃道：“你们是官商一家，我不求你了，

不求了。”说完，怆然离去。 

 

这时，陶盛仁在院内打太极拳，长得一脸憨相、身材敦实、年近二十

的大儿子陶振海走过来慌慌张张地说：“父亲，出大事了” 

“什么事？”陶盛仁继续打拳。 

“鲁公公派人把张之望家的女儿抓走了。”陶振海说。 

“抓张之望家的女儿，为什么？”陶盛仁一惊，望着儿子说。 

“听那些衙门的人说，说什么因为张之望不守行规，仿造官窑，本应

抓捕入监，正值皇宫烧制御瓷之时，特以其女儿祭窑，顶罪立功”陶振海

说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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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赵孚生和鲁公公合起伙来搞的鬼。”陶盛仁停止打拳，仆人急忙

送上毛巾，他擦了把汗，说。 

陶夫人从里屋出来，忙说：“这是怎么回事？昨天赵孚生不是说，要用

如意祭窑，旧法烧制御瓷的吗？怎么又换成张之望家的女儿了？” 

“明摆着的事，欺侮我们民窑主嘛。昨天，他说要用自己女儿祭窑，

是一时赌气，回家肯定又心疼了，后悔了。安造山，又想着法子来嫁祸于

人。”陶盛仁苦笑道。 

“他们也太缺德了。谁家的闺女，不是父母的心头肉呀。老爷，您想

想办法，总不能让他们这么害人吧。”陶夫人焦虑地说。 

“皇上秋后要祭天，烧这对青花大龙缸，是下了御旨的，不烧是抗旨，

烧不出来也是抗旨，都是要砍头的。”陶盛仁摇头。 

“那也不能找张之望家的闺女呀。张家好歹也是景德镇有头有脸的人

家”。陶夫人对着丈夫说。 

“你没听他们说张之望不守行规，仿造官窑吗？张之望这人倒是不坏，

就是太急于赚银子了，早些年，他就开始仿制赵家官窑产品，偷偷拿到九

江、南昌等地去卖，抢了赵家的生意。赵孚生还不趁这个机会，把他给打

下去？”陶盛仁望着夫人说。 

“那这一招也太毒了吧。”陶夫人感慨道。 

“景德镇历来就是官窑主财大气粗，什么事都压制我的这些民窑业主。

何况这一次，他们抓到了张之望的短处。”陶盛仁望着夫人，担忧地说。 

一会，两人一起走到客厅坐下。 

“老爷，这用童女祭窑，真的灵验吗？” 

“只是听说老一辈有这么个法子，但景德镇谁也没见过。我在想，赵

孚生多年烧制御器，为什么这回一而再的失手。” 

“是啊。这青花大龙缸，真的这么难烧吗？老爷，这青花大缸，我们

家以前也烧过，如果要你来烧制，你能烧成吗？” 

“我仔细看了赵家的缸，第一次是泥坯有杂质，瓷缸破裂；第二次是

火侯不够，缸的颜色不纯正；第三次呢，是温度太高，导致缸的釉面破坏，

颜色掉了……我要烧的话，不说有十分的把握，七分是有的。”陶盛仁自信

地说。 

 

陶家窑场成直躺的鹅蛋形，长长地卧伏在空坪里，尾部砌筑着高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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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壁烟烟囱。坪里一侧堆放着不少己烧好的瓷器和呈金字塔形状堆放的松

柴和茅柴。 

宽敞而潮湿的几间坯房里，窑工们正在和泥做着形状不一的花瓶和瓷

碗。 

这会，陶盛仁正在旋坯，只见他灵巧地一边用脚用力蹬旋盘，一边用

湿漉漉的沾满泥巴的手捏着一只大缸的坯泥，不停地向上耸动塑形，个头

粗壮的画瓷师傅刘大有和瘦小精干技术高超的把柱师傅柴火旺等窑工在一

旁观看。 

“老爷，看这缸的尺寸，你是想做青花大龙缸吗？”刘大有看着看着，

终于忍不住开腔道。 

“我想试试。赵老板为什么一再烧不出来……我知道缸越大，就越难

烧，不光是火侯，还有瓷土的配方，颜料的好坏，窑内窑外的风向，都是

关健。” 

“老爷，如果你把这缸烧出来，那就大涨了景德镇民窑的脸了。”柴火

旺讨好地说。 

“是啊。平时他们总瞧不起我们民窑，如果我用他们官窑的土，还有

那些洋颜料，我保证烧出来的东西，比他们的更好。”刘大有附和道。 

“材料只是一方面，瓷器的品像，主要还在于制坯、上釉、彩绘和烧

制，就说青花吧，兰白相间，兰色予人以宁静，白色予人以高洁，总体自

然天成，产生一种难以言传的神妙和天趣，这才是青花的神韵。要烧出这

种神韵，实在是不易呵。”陶盛仁边塑边说。 

说话间，两只大缸的泥坯塑成了。陶盛仁急忙站起来，旁边的窑工马

上给他浇水洗手，陶盛仁用抹布擦了擦手，对刘大有说：“大有，你给我好

好地绘制、上釉。” 

“就按宫里的大龙图案吗？” 

“嗯。这事先不要张扬。”陶盛仁沉吟了一会说。正在这时，张之望跌

跌撞撞地走进来。 

“张老板，你怎么来了？”陶盛仁急忙问。 

“陶老板，你一定要救救我”张之望哇地一声哭起来。 

“张老板，你的事我知道了，这事恐怕我爱莫难助。坐，坐。”两人在

一旁坐下，工人连忙奉上茶水。 

“陶老板，你说这世上还有天理吗？他赵孚生烧不出御瓷，非得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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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法烧制，说好用自己的闺女祭窑，可到头来却金蝉脱壳，拉我家的闺女

垫背。”张之望接过茶杯说。 

陶盛仁默然不语，静静听他说话。 

“且不说这旧法能不能有效，这么做简直就是丧尽天良哇！他这是跟

鲁公公合起伙来，欺侮我们民窑哇！”张之望愤慨地说。 

“明摆着的，他们就是仗势欺人！”柴火旺在一边答讪。 

“即便用童女祭窑，他能烧得出大龙缸吗？陶老板，你是我们景德镇

最德高望重的民窑主，你一定要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张之望用期待的目光

看着他。 

“我能说什么？鲁公公，还有卫知县，他们能听我的吗？”陶盛仁面

露难色。 

沉默了好一会，张之望说：“不管怎么说，用这种旧法烧窑，是缺德的，

是不得民心的。我们民窑，总不能任人宰割吧？” 

“不错。如果任他们胡作非为，我们民窑在景德镇就没活路了。不过，

光说是没用的，关健是要烧出御缸来。”陶盛仁喝了一口水，有力地说。 

张之望忽然看见了那一对大缸，脸上闪过一丝惊诧。他急忙起身走过

去，仔细看了看缸坯，回头对陶盛仁说：“陶老板，你准备烧制这大龙缸吗？” 

“嗯，我想试试。” 

张之望看了看陶盛仁，灵机一动，惊喜地说：“啊！陶老板，如果你能

把大龙缸烧成，那就不要用旧法祭窑了，这是个法子，这是个法子！陶老

板，你去找鲁公公，把这活接了吧？” 

“我不敢接。我没有十分的把握。”陶盛仁摇头。 

“陶老板，以往你们窑出来的瓷器，在景德镇民窑中是最上品的，如

果由你来烧制御缸，肯定能成！”张之望极力怂恿说。 

“我说过了，我没有十分的把握。”陶盛仁直言道。 

“陶老板，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如果你把这活接了，不光是救

了我闺女一命，更是把这种丧天良的旧法给堵住了……陶老板，你就答应

了吧，我给你跪下……”  

张之望说完扑通一声跪下。 

“张老板，你别这样……快起来！”陶盛仁急忙说。 

一直在旁边不吭声的刘大有说：“老爷，我觉得张老板说得有道理，如

果你能烧出这对大缸，在景德镇就没人敢欺侮我们民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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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静静地看着陶盛仁，脸上充满了期待。 

沉默了好一会，陶盛仁思忖片刻，终于有些心动，说：“烧制御器，历

来为官窑所把持，我们民窑是沾不上边的。好吧，我去找鲁公公说说，看

他允不允许让我来试试。” 

 

这天一早，赵家官窑里工人们正在紧张地清理窑内的砖瓦。 

赵孚生站在一旁催促道：“快，快点，明天要重新点火，柴火准备好了

吗？” 

“老板，准备好了。”人群里有人说。 

“坯缸也做好了吧。” 

“都做好了。” 

赵孚生走到坯房，上釉师傅正在给两只大缸绘画，赵孚生上前，仔细

地察看。 

 

这时候，陶盛仁和张之望约好提前去镇上一间高档名叫“静远”的茶

楼，两人匆匆在街道上走着，小镇的青石板路面阴冷而喧嚣，街道两侧瓷

器店、饭店、茶馆、珠宝店林立，人来人往的十分热闹，两人一路上各怀

心事，默默无语地走进茶楼，坐在靠窗的位置上，不一会，鲁公公和随从

走过来，陶盛仁和张之望见他们过来连忙站起来。 

鲁公公穿着一件红色的缎子长褂，眉毛一扬，扫了张之望一眼，坐下

来冷冷地说：“张老板，陶老板请我喝茶，你怎么也来了？” 

“鲁公公，陶老板想做一件大事，我也过来听听。”张之望陪笑道。 

“哦，陶老板，你想做什么大事？”鲁公公一怔。 

“鲁公公，您想喝什么茶？”陶盛仁小心说。 

鲁公公随口呤了一句白居易的诗：“商人重利轻离别，前月浮梁买茶去。

就喝瑶里毛尖吧。” 

“鲁公公很喜欢白居易啊。”陶盛仁笑道。一会，他又对伙计说“上瑶

里毛尖。” 

伙计急忙走来上茶。 

“鲁公公，我有一个不期之请。”陶盛仁说。 

“说。”鲁公公轻轻撩了撩马褂，简短地说。 

陶盛仁：“赵老板想用童女祭窑，这法子景德镇无人试过。”  



大瓷商 

 15

“是啊，万一失败了，还陪掉一条人命。”张之望焦急地望着鲁公公说。 

陶盛仁嗔怪地看了张之望一眼，张之望知趣地马上住嘴了，陶盛仁看

了张之望一眼，说：“张老板，你先回去吧。” 

“我……”张之望犹豫地望着陶盛仁，欲言又止，迟迟不肯挪步。 

“我会跟鲁公公好好说的。回去吧。”陶盛仁安慰说。 

半响，张之望才犹疑地说：“好吧。鲁公公，我先告辞了。”说罢，神

色凝重地走下茶楼。 

陶盛仁等张之望走后，才侧过身子对鲁公公说：“鲁公公，这一次，且

不说赵老板能不能烧制成功，就算是烧成了，用活人性命祭窑的这种法子

传到宫里去，恐怕皇上和太后也会不大舒服吧？” 

话语不高，但极有分量，鲁公公眉头一皱。陶盛仁继续说：“现在要采

用旧法祭窑，烧制御器，景德镇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不说赵老板，只说

景德镇的民窑业主，心里都很不服气。因为赵老板要采用旧法，说好是用

自己的女儿祭窑的，可后来又要用张之望家的女儿，这是明显的不公。” 

“张之望过去仿制官窑，四处招摇撞骗，这是对他的惩治。”鲁公公愠

怒道。 

“惩治张之望可以，但要他的女儿祭窑就说不过去了。我有点担心，

万一景德镇的民窑业主闹起来，会对您鲁公公不利。”陶盛仁婉转地说。 

鲁公公默然了一会，望着陶盛仁说：“我当然也不想拿人命来祭窑，这

种法子本不可取，但宫里的御器烧不成，违抗了圣意，我担当不起……你

有什么想法，说出来。” 

陶盛仁：“不要拿人的性命祭窑，我来烧制这对青花大龙缸。” 

“你？”鲁公公吃惊地看着他，愣了好一会才说：“陶老板，这官窑御

器，不是那么好烧的。赵孚生家几代烧制御瓷，都没有烧成，你能有把握

烧好？烧成了好办，万一失败了呢？看在我们多年的交情上，劝你一句，

我看你还是别冒这个险了。” 

鲁公公口气中明显地带着不信任，陶盛仁心里很不舒服，脸色有些阴

沉起来，他思忖了好一会，终于下决心说：“一窑千变，我是没有十足的把

握。不过，烧制大龙缸，我可以立下生死状。如果失败，我愿意接受任何

惩罚。” 

“你真想好了？”鲁公公疑虑地望着陶盛仁。 

“想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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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墨侍侯！”鲁公公对随从吩咐。随从随即奉上纸笔，在茶桌上铺开。 

空气仿佛凝固起来，几双眼睛紧紧盯着陶盛仁。 

鲁公公神态严肃地看了看陶盛仁，说：“陶老板，你不要一时赌气，现

在后悔还来得及。” 

陶盛仁深吸了一口气，二话没说，拿起毛笔在纸上写下几行字，然后

在生死状三个大字上用力按上自已的手印。 

 

这会，陶盛仁心事重重地回到家里，刚坐下，赵孚生就进来了，陶盛

仁一惊，赵孚生冲他笑笑，便不由分说坐下来。 

“赵老板，什么风今天把你吹来了？”陶盛仁淡淡地说。 

赵孚生侧头看着陶盛仁，板着脸说：“陶老板，你是不是在跟我赌气？” 

“什么话！”陶盛仁笑道。 

“如果你不是赌气，你为什么要立这个生死状，来烧大龙缸？”赵孚

生依然沉着脸说。 

“消息传得真快！我只是想试试，这大龙缸是不是就这么难烧制”。陶

盛仁自信地说。 

“你别打马虎眼了。别人不知道你的心思，我还不知道？你想证明，

你的陶瓷技艺在景德镇无人能比，你想抢我的码头！”赵孚生冷冷地看着陶

盛仁。 

“赵老板，看你说到哪去了！你赵家官窑财大势大造化大，我能跟你

抢？”陶盛仁脸色有些不自然地急忙申辩道。 

“如果不是这样，你凭什么跟鲁公公立生死状？你拿自己的性命来赌

这一把，你就这么有把握？”赵孚生咄咄逼人地质问道。 

“老实讲，我没什么把握。”陶盛仁有些忐忑地说。 

“陶老板，我今天来，没别的意思，你我是亲家，如意已经许给你们

家老二陶振江了，如果你有个好歹，你说这亲家还做不做了？”赵孚生口

气生硬地说。两家虽然订了娃娃亲，却明显存在着疏离与隔膜，一点也不

亲近和融洽。 

“做啊。这事已经定了，不管出什么事，都不能反悔的！”陶盛仁执拗

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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